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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大兴安岭腹地草木繁盛。穿过

层层叠叠的青松白桦，一排排褐色双层木屋映
入眼帘。屋外，老人惬意喝茶；屋内，妇女们
烤列巴、做鹿皮画——这里是内蒙古敖鲁古雅
鄂温克族乡的猎民新居点。
随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鄂温克人下山

定居，过上现代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从原始狩猎到转型旅游，从离群索居到文

化交流，鄂温克族的沧桑巨变，成为各民族携
手前行的缩影，在奔向小康的征程中留下精彩
篇章。

走出山林，拥抱新生活
“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不足 4
万人，分为索伦、通古斯和使鹿3支部落。
最有特色的使鹿部落居住在根河市敖鲁古

雅鄂温克族乡，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原始森
林，世代打猎为生，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
部落”。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一直保持着原始的
生产生活方式：吃兽肉、穿兽皮，住着用木杆
和桦树皮搭建的“撮罗子”，过着与世隔绝的生
活。
提起曾经的日子，79岁的中妮浩老人用鄂

温克语喃喃回忆：“住在山上，经常没有粮食
吃，冬天连条秋裤都没有。”
1958年，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第一个鄂温

克族乡在额尔古纳市成立，猎民们的生活开始
与现代接轨。
面对现代文明冲击和生态环境变化，鄂温

克猎民沿袭多年的游猎方式，已经无法跟上时
代的步伐。
“只有下山定居，找到新的发展方式，才能
使这个族群发展壮大。”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乡
长张万军回忆道。
2003年，根河市实施生态移民，将鄂温克

猎民的定居点南迁至根河市附近。
62户、200多名猎民告别山林，搬到了新

居点。等待他们的，是每家独栋的现代化双层
木屋。屋内集中供暖，做饭可用液化气。
为了让下山猎民生活安稳，政府出台一项

项扶持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各
方着力解决鄂温克猎民吃饭难、上学难、行路
难、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推进产业开发扶
贫。
“搬下山后的生活超乎想象的好。”鄂温克
族姑娘范索满意地说，新居点的房子是国家盖
的，供暖用水免费；交通便利，孩子上学、老
人看病都方便了；离城市更近，就业渠道也拓
宽了，家家户户收入可观，开上了小汽车。
新中国成立初期鄂温克族人口平均寿命43

岁，目前平均寿命达到75岁，80岁以上的鄂温
克族老人有上百人。开办民族工艺品店的老板
索云生了二胎，她说：“我们现在身体健康，啥
也不缺，这就是小康生活。”

绿色转型，迎来新契机
过去，鄂温克人用皮毛产品以物易物，如

今，网络销售、电子支付等已成寻常。一些头

脑灵活的鄂温克人勇闯商海，很多人当上了
“老总”。
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后，鄂温克族青年诺日

放弃一线城市的高薪职位回到家乡鄂温克族自
治旗。如今，他已把原来年产值40万元的牧民
合作社发展成产值超过上千万元的养殖、旅游
企业。
依托独特的生态优势和民族文化特点，不

少鄂温克族人投身旅游业，寻求古老民族绿色
转型。
在根河市乌力库玛林场的松林深处，盛夏

的骄阳穿过嫩绿的枝叶间隙，投下斑驳光影，
鄂温克族青年古木森正在熏烟，为驯鹿群驱赶

蚊虫。
这是古木森在山林中的驯鹿放养点。与过

去不同的是，现在的驯鹿放养点，同时还是旅
游景点。眼下的旅游旺季，每天都有好几拨游
客到访。古木森说：“靠着卖门票和鹿茸、手工
艺品等，现在每天能收入1000多元。”
“走出山林后，很多人曾担忧鄂温克人再也
没法养驯鹿了。”根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兰
说，为实现猎民生产生活的转型，根河市投入
1亿多元，充分利用独有的驯鹿文化和自然优
势，全力打造旅游业。
如今，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旅游招牌名

声大噪，游客络绎不绝。

很多年轻人像古木森一样，返回山林，养
起驯鹿。驯鹿种群从定居前的 100多头壮大到
上千头，驯鹿放养点从6个发展到14个。
如今，政府给猎民专门养驯鹿的地方配备

了帐篷或宿营车，搬家很方便，车里安装的太
阳能板可以带动冰箱、电视。乡里隔一段时间
就往山上送菜和日用品。
依托旅游业，不少猎民在山下定居点经营

驯鹿产品店、家庭民宿等，每年也有不错的收
益。据统计，鄂温克族猎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
年的1277元，提高到现在的20000元左右。
在于兰看来，放下猎枪搞旅游，鄂温克猎

民实现成功转型。借助驯鹿的知名度和文化独

特性，旅游产业将成为重要支柱产业，助力鄂
温克族在全面小康路上焕发新生。

传承文化，追梦新征程
今年 7月，来自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姑娘

李梓昕在高考中取得了 584分的成绩，成了乡
里的“状元”。
“我想上中国农业大学或者中国传媒大
学。”李梓昕憧憬地说，“学农，毕业后我可以
回来养驯鹿；学传媒，我可以回来做报道敖鲁
古雅的记者。”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从民族教育专项经

费中除正常拨付专项经费以外，专门划出一定
经费，用于三少民族自治旗民族学校校园文化
建设及民族特色传承。同时，设立了人口较少
民族语言教材建设经费，“鄂温克语教程”“三
少民族民歌教学”等校本课程，逐渐成为人口
较少民族地区传承发扬民族文化的特色尝试。
2019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本科上线率达

52％、高职高专以上上线率达 99.7％。今年，
旗里有 518位考生报名高考。他们中的绝大部
分，都将像李梓昕一样，走向祖国各地求学。
年轻人的传承，是鄂温克族文化最珍贵的

火种。
德柯丽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制作桦树皮手
工、缝制鄂温克族服饰等传统工艺。
为了保存珍贵的鄂温克文化，她成立了一

间民族工艺制作大师工作室，发动众多年轻人
积极参与，为传统技艺注入活力。
工作室里，一幅幅刻有鄂温克族图腾标志

的驯鹿皮毛剪刻画格外引人注目。“鄂温克族没
有自己的文字，要把自己民族的文化传递下
去，这些图腾符号能发挥作用，我现在已经刻
好 100多个，打算整理成册，传承给我们的年
轻一辈。”德柯丽说。
由于常年生活在阴暗寒冷的森林里，鄂温

克人非常崇拜太阳。他们用皮毛和彩色石头做
成类似太阳的吉祥物佩戴，这就是鄂温克族文
化中的另一个重要符号——太阳花。
古老的太阳花，如何在现代放出新的光

芒？鄂温克族年轻人的答案是，将太阳花作为
艺术符号，开发成文创产品。
“90后”鄂温克族姑娘艾吉玛便是其中一
员。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她，大学毕业回到家
乡，建起电商平台，帮助母亲卖太阳花产品。
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达 1万多个。

艾吉玛说：“传统文化很受欢迎，我想通过不断
创新，为太阳花增添养料。”
为支持民族文化绽放更大魅力，鄂温克族

自治旗还着力打造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吸引
了 118名非遗传承人和创业者入驻，鄂温克传
统服饰、五畜绳、皮雕等各种传统技艺在园区
竞相繁荣。
呼伦贝尔学院教授斯仁巴图表示，民族文

化是最好的名片。在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
鄂温克人不忘传承创新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全
国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共创美好未来。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日电

走出山林奔小康
——鄂温克族迎来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于长洪 张丽娜 安路蒙 徐壮

盛夏夜，贾家庄村贾街小吃街，食客如
织。一场主题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大联欢”
的网络直播，在街口戏台上如约开启，讲述着
三代贾家庄“年轻人”奋斗圆梦的故事。
61 年前，取材于贾家庄的奋斗题材电影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火热上映，这个黄土高原
上的村庄因此名动全国。
时间长河奔流不息，历史现实交相辉映。
从“有女不嫁贾家庄”的“恓惶村”，到远

近闻名的乡村生活样本，山西汾阳贾家庄村靠
着一代代年轻人自强不息的奋斗，上演着一幕
幕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剧情。

“不当百万富翁，要建亿万富村”
每天早上起床后，92岁的村民武士雄都会

推着轮椅在村里的广场走一个多小时，有时还
会在健身器械上拉伸、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武士雄还会和村里

200多名老人一起，在广场旁的日间照料中心
吃免费的早饭和午饭，看老伙伴们跳操、唱
歌、下棋、打牌。
“每天吃的饭不重样。每隔一两个月，村里
还组织老年人免费体检。”武士雄说，当年改碱
治水吃下的苦，终于变成了现在的“甜”日子。
新中国成立前，贾家庄是远近闻名的穷

村。4000亩土地中2800多亩是盐碱地，平均亩
产只有几十公斤，村里“讨吃要饭多、光棍
多、卖儿卖女多”。
1952年，贾家庄在汾阳率先成立了农业生

产合作社，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碱治水，让
田地多产粮食。
改碱治水是个重体力活。关键时刻，村里

的年轻人站了出来。在党支部书记贾焕星的带
领下，宋树勋、邢宝山、武士雄等六七十名二
三十岁的年轻人，奔向盐碱滩。“为了排水，光
大渠就挖了几百条。”当时担任团支部书记的武
士雄说。
十多年过去，贾家庄人靠着肩挑手挖，硬

是把所有盐碱地变成了亩产800斤、“地成方树
成行”的良田。驻村作家马烽以此为原型，写
出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
“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着
艰苦奋斗得来的。”回忆起那段岁月，武士雄仍
是十分感慨。
吃饱肚子的贾家庄人，没有停止奋斗的脚

步。
1986年底，时任党支部书记邢利民将自己

办的企业上交给村集体，和其他村干部一起一
心一意发展集体经济。“不当百万富翁，要建亿
万富村。”他说。
这一年，邢利民36岁，其他村干部有一半

年龄在40岁以下。一帮年轻人带领着村民开启
了贾家庄的创业之旅。
经过数十年发展，贾家庄集体资产从当年

的400万元增至 10个亿，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
796元增至3万多元，道路、公园等基础设施和

住房、饮水、天然气、养老等普惠式服务不断
提升。
69岁的贾家庄村原支部副书记张增亮说，

正是由于当时的年轻人甘于“亏了我一个，富
裕全村人”，才有了今天的共同富裕。

在希望的田野上圆梦
外表文静的“90后”赵欢，是贾家庄旅游

公司下属酒店的前台服务员，也是贾家庄拔河
队的骨干队员。这支队员最小年龄21岁、平均
年龄35岁的队伍，每年都要出去参加比赛，并
获得过全国拔河新星系列赛亚军。
“村里的文体活动几十年都没断过。”赵欢

说，每年村里都会举办灯会庙会、村民晚会、
文艺竞赛、音乐节、篮球赛等各类文体比赛。
“农民的小康生活，应该是全面的，不仅要
有物质保障，更要用精神文化来升华。”贾家庄
村党委书记邢万里说。
贾家庄周边早年曾流传一句话：“有女不嫁

贾家庄，嫁到贾（家）庄受恓惶。”如今，这句
话变了说法：“不要车，不要房，只要嫁进贾
（家）庄的‘和谐家庭’。”
“两手抓两手硬，歪风邪气吹不进。”1991
年，随着集体经济快速发展，贾家庄村党支部
决定以家庭为单位，党员带头，开展“社会主
义新型农家竞赛”活动。

2006年，这项活动升级调整为“新世纪和
谐家庭竞赛”。贾家庄村负责这项工作的武建生
说，活动将办好事、孝敬老人、集体劳动、维
护环境卫生等村规民约细化为评选标准，解决
了村规民约悬置问题，而且通过考核、奖励对
村民形成约束和引导。
30 年春风化雨，贾家庄形成了良好的村

风、家风、民风。“平常开展扫雪、打扫卫生等
义务劳动，喇叭一响，村民就全出来了，而且
都是先大街后小巷，最后才扫自家门口。”武建
生说，别说违法乱纪、上访告状，这些年村里
连邻里纠纷、家庭矛盾都很少。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入夏以来，贾家庄村里格外热闹。除了来

村开展培训和素质拓展的多个团体，每周末都
要涌入上万名游客。游客们或在村里的汾州民
俗文化园、艺术中心转一转，或漫步贾街，尝
一尝各地小吃。
在贾街对面不远处，贾家庄参与建设、投

资 7亿元的国际双语学校正在加紧施工。不久
的将来，这所学校带动的教育产业，将与文化
旅游、酿酒等产业一起，撑起贾家庄令人憧憬
的未来。
张增亮说，贾家庄今天的热闹光景，得益

于村支部几次关键时刻与时俱进的改变，更见
证着新一代年轻村干部的成长与担当。
20世纪90年代初，贾家庄以“滚雪球”的

方式，一口气办了20多个企业，集体经济大有
起色，但跟一些先进的村子比，仍是“小打小
闹”。
经过考察论证，老支书邢利民乘着乡镇企

业大发展的东风，带领村民在1995年咬牙上马
了一个年产10万吨的水泥厂。随后，水泥厂产
能逐渐发展到50万吨，年均收入2000多万元，
成为贾家庄“二次腾飞”的支柱。
进入 21 世纪，贾家庄的改变仍在继续。

2005年，大学毕业后在外创业的邢万里回到村
里，同时带回了山西第一个拓展培训项目。“当
时每年能够吸引 2万人来村培训。”邢万里说，
这让他意识到村里发展旅游业是可能的。
为了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在邢万里的建议

下，贾家庄在2009年建起一个四星级酒店，并
成立了旅游公司。邢万里被村两委请回来担任
公司总经理，并被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邢万里带着一帮年轻的“小伙伴”，开始整

合村里的旅游资源，挖掘村里的文化元素，建
起村史展览馆、马烽纪念馆、汾州民俗文化
园、贾街等旅游设施。
2015年，贾家庄再次面临抉择。“国家要

求淘汰落后产能，村里的支柱产业水泥厂要么
关停，要么投入四五亿元进行技改。”邢万里
说。经过讨论，贾家庄决定关停水泥厂，彻底
转型，走绿色兴村的路子。
关停后的水泥厂区并没有浪费。村里把厂

区改造成工业文化创意园区，建起艺术中心、
作家村、种子影院等，成为贾家庄发展文化旅
游业的另一只翅膀。
2017年底，39岁的邢万里当选贾家庄村党

委书记，与其他5名年纪相当的年轻人和3名老
同志一起组成村两委班子，扛起新时代带领贾
家庄振兴奔小康的旗帜。
成功举办“电影短片交流周”“吕梁文学

季”，年旅游人数突破200万人次，40多名在外
打拼的年轻人重新回到村里⋯⋯在不同的时
代，“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又聚到了一起。

新华社太原7月30日电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贾家庄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源泉”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晏国政 孙亮全 张千千

这是7月16日拍摄的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村工业文化创意园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古木森在根河市乌力库玛林场内的驯鹿放养点喂驯鹿（7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